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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现 代 汉 语 的 特 点

钱 乃 荣

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
，

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
。

语言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探求和发

现作为人类行为之一的语言的共同规律
。

过去世界上有许多语言学家主要着眼于研究属于综

合语的印欧语
，

总结了某些规律
，

我们拿来解释汉语
，

结果发现一些所谓的例外
，

实际上这

些例外倒是汉语这种分析语的特征一执此看来
，

把现代汉语的特点讲清楚
，

将会丰富世 界语

言研究的宝库
，

加深对世 界语言共性的认识
，

也利于 中国灼语言研究加入国际语言研究的大

循环
。

过去出版的 《 现代汉语 》 教村都注意到现代汉语的特点
，

有的教材还专设 一节刚述现代

汉语的特点
，

比如胡裕树主编的 《 现代汉语 》
，

阐述现代汉语的特点是
� “

元音 占优势
” �

“
声调

” “

不可缺少
” ， “

显著的音乐性
” � “

双音节词 占绝大多数
” ， “

词汇的丰富性
” ，

“

构词方式灵活多样
” ， “

吸收古语词
、

方言词和外来词
” ， “

词序的安排具有亚 大 的 作

用
” ， “

借助副词和虚词
”

表示
“

别的 一些语言中用形态变化的语法手段 表 示 出 来 的 意

义
” ， “

量词丰富
” 。

张静主编的 《 现代汉语 》 是这样说的 � “

韵多声少
，

响亮悦耳
” � “

声

调抑扬
，

优美动听
” � “

音节匀称
，

成双成对
” � “

造词灵活
，

词源雄厚
” � “

词义精细
，

形

象具体
” � “

成语丰富
，

言简意深
” � “

结构简明
，

对应性强
” � “

词序固 定
，

句式精确
” �

“
虚词多样

，

生动传神
” 。

讲特点
，

应该主要讲木质的特征
，

因此
“

吸收古语词
、

方 言词和 外来词
” 、 “

成 语 丰

富
、

言简意深
”
之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

如果
“

词义精细
” 、 “

造词灵活
” 、 “

句 式 精

确
”

也是汉语的特点
，

那末难道英语词 义不精细
、

造词不灵活
、

句式不精确玛 � 还有
， “

音

乐性
”

似乎不是评价语言的标准
，

汉语句子的词序往往比英语吏灵活
，

并非固定
。

所以
， ，

如

果不抓现代汉语的本质特征
，

与印欧语进行深入的对比
，

有时会得到一些比较 友下�或不甚正

确的认识
。

下面就我对现代汉语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提出拙见
，

小结现代汉语四大特点
，

就正于各位

现代汉语专家
。

一
、

现代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

中国现代语启
一

学的奠基者
、

瑞典语言学家
�
每本汉 ��

� ���� �� �� ����� 。 �首先明确提

出了
“

中国语是单音缀的
” ①著名论断 ，

但是在五十年代受到 了声讨
�

直到现在还有同志据
“

单音词数只占总词数的 比肠
，

说明现代汉语不是
‘

单音节 语”
’

②
。
����年增订 的 胡 木

《 现代汉语 》 绪论中还认为 “
汉语是

‘

单音节语 ”
’

是为了
“

反动宣传
” ③

，

现代汉语究竟

是不是
“

单音节语
” ，

这是必须首先搞明自的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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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之间的组合 比较松弛
，

从而语言结构就呈继起性的特征
，

表达语法意义的最小单位就呈

独立音节形式 一 虚词
。

如助词
“

着
、

了
、

过
” 、 “

的
、

地
、

得
“ ，

而不象英语那样一般 以

依附形式的面貌出现
。

因而汉语有特殊的助词系统
，

如动态助词�
“

着
” 、 “

了
” 、 “

过
”

�
、

语气助词 �
“

的
” 、 “

吗
” 、 “

啊
”

�都是英语没有的
。

�
、

虚词和语序是主要的语法手段
。

汉语没有形态变化
，

既没有象英语的
“ 一��

��” 、 “ 一�� ��� �

之类的词缀
�

也没有动词

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 �不定式
、

分词
、

动名词 �等的区别
�

这样
，

汉语不象英语那样以的形

态来表示语法关系
，

如用
“ 一���

”

表示进行态
�
虚词和语序就成了汉语表现语法 意 义 的语

法手段
。

比如
，

主语在前
，

谓词在后
�
定语在前

，

名词在后
。 “

身材高大
”
是主 谓 短 语

’

“
高大身材

”

是偏正短语
，

意思不同
。

一些虚词表示主从关系
， 二

如
� ‘
的

、

地
、

得
” ，

一些虚

词表示联合关系
，

如
“

和
、

或
、

并
” ，

它们成为短语的结构标志
。

�
、

词类与句子成分不一一对应
。 ’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使汉语的词类缺乏形式标志
。

在印欧语中 、 词性往往由形态标明
。

如

英语中作
“

美丽
、

漂亮 ” 意义的
“
��� � ��

”

是名词
， “

��� � �����
”

是形容词 �
”
�� �

”
是

形容词的形态标志�
， “

���� � ���� ���
”
是 声

，，，�词�
“
��

”

是禹��词的形态标志�
， ’ ‘
七“ ����� ���

”

是
一

名词 �
“ � ��� ”

是名词的形态标志 �
。

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
，

如名词作主语
、

宾 语
，

动词

作谓语
。

但是
，

在汉语中
，

不同词性的词
，

其形式往往是相同的
，

比如
“
漂亮

”
既可以 是 形

容词
，

也可 以是名词
，

它可 以作定语�如
“

漂亮的衣服
”

�
，

也可 以作主语 �如
“

漂亮是女孩

子衣着的一个特征
”

�
、

还可以作谓语�
“
这花真漂亮

”

�
、

作补语�
“

橱窗要装饰得漂亮
”

�
、

作宾语�
“

对他第一个印象是漂亮
”
�

。

一个词不管放在哪个语法位置上
，

形式都是一样的
，

汉语词类 跟句子成分之问
，

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

�
、

意合为主
。 一

由于印欧语有许多单位表示
‘
数

、

格
、

时
、

态
、

性
“

等的形态
，

因此印欧语有明显的 以

形统意的特点
，

强调语法成分的形式分布
，

看到
一

�语法形式
，

就叮以说明语法关系
。

山 �
�

汉

语缺乏形态标志
，

于是在汉语语流中
，

各块语言单位往往没有形式标志
，

成分之间结合显得

比较松散
，

移动 自由
，

往往 以意洽形
。

比如
“

木头桌子
” 下可以是偏正结构

，

也可 以是联 合结

构
，

李
一

黔中没有形态标志
，

须凭上小
‘

文来判断
一

语义
。

又比如汉 语主谓结构比较松散
，

主谓之间

可 以停顿
，

主语也可 以省略
。 “

我没有看第一本
” 、 “

第一本我没有看
” 、 “

我第一本没有

看
”
三句话四块语言单位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情况下语序排列显得松散自由

。

有时侯几个
一

名

词短 语都放在句前
，

如
“
这个问题

，

老张的意见组里的人都很有看法
” ，

有时几个动词短 语

都连在句后
，

如
“

我的妹妹出门上街买汽水喝
� 。

再如在复句中间万没有关联词语标示的靠

意合组成的所谓
“

流水句
”
比比皆是

。

如
“
起了大风

，

从山顶压到谷底
，

四处横
」

冲直撞
，

震得

窗户嘎螂嘎嘟响
” 。

三
、

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是一致的

�
、

语素
、

短语
、

句群三级单位结构稳定
。 ‘

正如世界上的各种物质的构造有疏有密
、

疏密相 间一样
，

语言结构也是共起和继起相间

互补的结构
。

从语言单位结构的疏密分布来看
，

在语素
、

词
、

短语
、

句子
、 ‘

句群这五级语言

单位中
，

汉语的语素 �音节 �
、

短语
、

句群这三级单位的结构比较稳定
，

身分比较明确
，

地

位比较重要
，

具有共起性特征
。

相对来说
，

词和句子这两级单位在结构上有较大的依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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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枝很好的笔了吗 �
”
这句话中十三个词都是单音词

。 “

蛋 白质也是细胞中的重要成分
，

它是由氨基酸单位组成的生物大分子
，

在细胞核和染色体中它有重要作用
。 ”

这句话中有招

个单音节词
，
�个双音节词和�个三音节词

。

现代汉语书面语词平均长度是 �
�

��个音节
，

大致

相当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 的平均数
。

因此
，

在汉语中
，

同音词
、

同音的双音节结构 �可以是词
，

也可 以是短语 �比较多
，

如

在普通话中
“

书市一舒适
” 、 “

街头一接头
” 、 “

授奖一受奖
” 、 “

青梅一青霉
” 、 “

家具

一加剧一佳句
” 、 “

工事一公式一公事一攻势一宫宝一供事一宫饰
”
都同音

，

汉字承担区分

同音结构的作用
。

�
、

语言的节奏性强
。

由于音节独立性强
，

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互相配合
，

使现代汉语成为一种节奏性很强

的语言
，

或者说其语言单位的组合十分注意节奏性
。

最常见的是成双成对的双音节词组合
。

比如我们说
“
严重问题

” ，

不说
“
严重事

” �
说

“

共同管理
” 、 “

共管
”

而不说
“

共同管
”

或
“
同管理

” �
说

“
使用简单方便

” 、 “

使用简易
” ，

不说
“
用简单方便

” ，

也不说
“
使用简

单易
” 。

双音节相对还可 以从一正一反成对的谓词中看出
，

如
� “

不宜一宜于
” 、 “

不利一

有利
” 、 “

不良一良好
” 、 “

不忍一忍心
” 、 “

不乏一缺乏
” 。

在三音节结构组合中
，

偏正

式常用
“
�� �

”
的形式

，

如
“
透明�度 透明度

” 、 “

收音�机 一收音机
” �

动宾式常

用
“
�� �

”

的形式
，

如
“
找�原因—找原因

” ， “

开�倒车—开倒车
” 。

为了音节节律

的和谐
，

有时会扭曲语法结构的顺序
，

如不说
“

制 电影片厂
”

而说结构镶嵌 的
“
电 影 制 片

厂
” 。

再如
“
过去人们都叫他

‘

憨大
’ �

革新革不来
，

生产干不来
，

学习学不来
，

训
二

话 讲 不

来
”
这句话中的谓语只有

“

讲话
”

的
“

讲
”

能单用
，

但是为了节奏
，

把
“

学习
” 、 “

革新
”

中的
“

学
”

和
“

革
”

都拆开来用了
， “

革
”
本来是不能单用的

， “

生产
”

实在不能说
“

生不

来
” ，

又不说
“

生产不来
” ，

才换了个
“
干

”
字

。

�
、

修饰语前置
�

现代汉语的修饰语一般都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
，

如
“

令人窒息的死一般的沉默
” ，

定

语在中心语前边
。

由于人的短����记忆的制约
，

在一个板块的中心语没有出现时
，

前面的修饰

语就不能太多太复杂
，

所以汉语的短句多
，

尤其是在 口 语中
。

我们在把英语的句子译成汉语

时
，

常常不能把英语中后置的很长的修饰语都照译到中心语的前面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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